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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赵尔巽，那可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出生于铁岭的一

个官宦世家，先世隶汉军正蓝旗。其祖

父、父亲均为进士出身，兄弟四人中有三

人（包括赵尔巽）考取了进士。赵尔巽先

后担任过湖南巡抚、盛京将军、东三省总

督之职。东北王张作霖和赵氏家族这

样的人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可张作

霖为何要拒绝赵尔巽的提亲呢？张学

良晚年口述历史揭开了这一谜底。

张学良说：“我们兄弟姐妹都一小

订的婚，很奇怪，就我三妹没有订婚……

到了北京，我父亲当大元帅时，那时赵尔

巽还在，赵尔巽想给他儿子求婚，想娶我

们家女儿。那时我只有一个三妹了，我

父亲就没有答应。什么原因呢？因为赵

尔巽呐，我总跟他开玩笑，管赵尔巽叫爷

爷，那么我的妹妹也就管赵尔巽叫爷爷，

他儿子高我妹妹一辈。我父亲很讲伦

理，他就对这事不愿意，没答应。”

事实上，张作霖的确一直把赵尔巽

尊为“恩师”和“前辈”。不仅如此，张作霖

对赵尔巽还心存敬畏之情，这恐怕很大程

度上缘自赵尔巽对他的提拔和重用。

早在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就

因为张作霖剿匪有功，将他从新民府游

击马队中营管带提拔到了奉天巡防营右

路统领的位置上。后来，赵尔巽任命张

作霖为奉天城防司令，使得张作霖成了

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之后，张

作霖又继续与革命力量对抗，暗杀了奉

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张榕及其好友宝

昆等人。张作霖的做法令赵尔巽十分满

意。赵尔巽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盛赞张作

霖：“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

快人心而彰显戮。”清廷因此破格升赏，

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

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由张作霖

任统制，相当于师长，不久又兼任巡防营

务处总办。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张作霖

的腰杆硬了起来，具备了涉足政界的重

要条件。自此以后，张作霖逐渐走进了

东三省中枢的奉天官场，成为了左右奉

天军政大权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作霖对赵尔巽提拔和重用自己

的那份情谊，一直心怀感激。因为辈分

的缘故，张作霖拒绝了赵尔巽的提亲，但

心中却一直怀有内疚之感。张学良回忆

说：“不久啊，这个赵次帅就病故了。我

父亲非常难过，为这件事情难过，说了好

几回。他说我呀，真觉得对不起他，好像

我阔气了，他想求婚我没答应。我怕他

误会，我不肯的原因不是为别的，就是因

为辈数。我知道，我应该答应他。”

张作霖生前的这份遗憾，在他去世

之后，张学良对其进行了弥补。等回到

奉天之后，张学良和张作霖的二夫人卢

氏商量道：“他们两个老头都有这个心

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让他们两个结婚好

不好？”卢夫人很开通，赞成地说：“这样

吧，咱们让他们两个会会面。他们如果

自己愿意就好，如果不愿意，我们也不能

硬配。”就这样，张家把赵尔巽的独子赵

世辉请到了奉天，结果赵世辉和张怀瞳

相处得很好，于是就这样结合了。

（据《华商晨报》）

出于政治需要，张作霖为女儿择婿时，最看中的就是对方的门

第与家世。虽然儿女和夫人们对这种包办婚姻十分不满，但慑
于他的威严，最终只能无奈接受。在这种包办婚姻之下，张作
霖的子女大多从小就定了亲，唯独三女儿张怀瞳因张作霖婉言
谢绝了赵尔巽的提亲，直到张作霖去世前也未曾订婚。

张作霖为何拒绝“恩师”提亲

张学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

执行不抵抗政策，备受国人苛责。热

河沦陷后，他引咎辞职。1933 年 3 月

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

四小姐等人悄然南下，前往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杜月笙

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

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

良并无深交，但此时杜觉得正是结交

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张学良一把，他

将来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不久后，福

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

虽然后来被拆除了，但与炸弹在一起

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

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

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令杜月笙又惊又怒。

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张学

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

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爆炸了，

伤了张学良，那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

还能混得下去吗？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

樵干的。他叫人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

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

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他让

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

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

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

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

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

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

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

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

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

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

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自知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

笙抗衡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他

表示：“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

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

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杜月笙听闻，派人转告王亚樵说：

“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

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

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

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不知道张学良还有吸毒的

毛病，他决定先观察看看，暂时不动杀

机。开始，张学良只是吸吸鸦片，后

来，他的毒瘾越来越大，扎吗啡扎的胳

膊上全是针眼，连老烟枪杜月笙见了

都骇然。杜月笙把自己力戒鸦片的经

过告诉张学良，希望他也能戒除毒

瘾。张学良听后颇受影响。

然而，张学良中毒太深了，每15至

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想戒毒，谈何容

易？米勒医生提出，由他来指挥张学良

的卫队和亲随，并赶走整天围在张学良

身边想方设法为少帅减轻痛苦的张学

良的私人医生。米勒先替张学良灌肠，

然后是各种治疗方法轮番上阵……张

学良痛苦得大喊大叫，鼻涕眼泪流个不

停。米勒告诉杜月笙说：“此时只有下

狠心，才能解决问题。”杜月笙同意了。

米勒便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把张

学良捆在床上，任他挣扎，一直到筋疲

力尽。就这样，经过个把月的时间，张

学良终于成功戒毒。

许多年后，张学良才知道，为了他

戒毒，一些不明真相的东北军将领以

为杜月笙要借机除掉他，竟派代表到

上海来，扬言如果情况不妙，就武力解

决杜月笙等人。好在杜月笙提前得到

消息，把代表打发走了。

（据《老年生活报》）

杜月笙强制张学良戒毒

张宗昌在军阀中，是名声最差

的一位，手下的军队没有纪律，比匪

还匪，治理地方没有章法，明抢暗

夺。但是，如果让他的狐朋狗友来评

价，这个人简直好极了：好客，够朋

友！吃他的饭，没问题；用他的钱，没

问题；看上他的小老婆拐了走，绝不

会追杀，下次见面，居然会忘了。

出手大方、喜欢交朋友的张宗

昌，属于黑社会的好人。他的“好”是

建立在正常社会的痛苦上的，在正常

的社会里，无论是他压榨的下层，还

是可以幸免的上层，都不会喜欢他的

这种“好”。不幸的是，他并不知道这

一点。不仅跟京沪两地的上流社会

打交道时豪放如故，就是见了外国

人，也会拼命展示他的“优点”。

张宗昌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年，

是山东的统治者，统治的触角一度

延伸到江苏和上海。为了他那点黑

社会的“好”，山东人民可倒了霉，从

此破了军阀一般不祸害自己家乡的

戒条。成群结队的绿林好汉、马贼

会匪，都来投奔他，今儿来，明儿走，

一进一出，山东的百姓屡遭荼毒。

1927年秋冬，山东大饥荒，成千上万

的饥民被饿死。好心的传教士把消

息传到美国，《纽约时报》被要求参

与募捐，救助灾民。报社派他们在

中国的记者哈雷特·阿班到山东走

一遭，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宗昌对这个美国记者展示了

他的慷慨大方和好客，他在督军府招

待阿班，桌子上是记者前所未见的山

珍海味，外加昂贵的法国香槟酒和白

兰地。用记者的话来说，宴席丰盛到

了罪恶的地步。为了尊重这位外国

朋友，张宗昌居然吃的是西餐。厨子

是特意从北京六国饭店接过来。宴

席用的餐具是从比利时进口的，每件

餐具，包括咖啡杯，都是切割玻璃

的。张宗昌告诉他的客人，这套餐具

价值 55000美元。好客的张宗昌也

没忘对记者炫耀他号称的“国际纵

队”——40人组成的老婆队伍，有法

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和朝鲜人。陪

酒的就是张宗昌的这些女人。当然，

如果记者有兴趣，他都是可以让这些

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去侍寝的。

然而，跟张宗昌预想的相反，

享受了他殷勤招待的美国记者居然

没有“良心”，在发回报社的报道中，

详细报道了遍地奄奄一息的灾民、

张宗昌的盛宴和他价值连城的餐具

以及陪酒的姨太太队伍。最后的结

论是，山东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

祸，美国人的捐助最大的可能是便

宜了这个恶徒，如果不加援助，反倒

能够激起人们对他的反抗，至少，人

们会欢迎北伐军早些到来。

最后，原本可以期待的美国救

援没有了。正如记者预料的那样，

张宗昌一败再败，很快滚出了山

东。 （据《五光十色说历史》）

张宗昌的老婆们
号称“国际纵队”


